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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 （节选）

□ 鲁迅

手推车
艾青

红色经典

赏析

《手推车》是现代著名诗人艾青作于1938年初的
一首抒情诗。诗人借助“手推车”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
征的意象，从侧面体现出中华民族沉重的历史命运和
深重灾难，表现出“北国人民的悲哀”，也蕴涵着诗人对
当时保守呆板落后的生活方式的悲哀和否定。这既是
诗人对苦难制造者的悲怆的抗议，也是对改变手推车
式的落后生活方式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启示。

诗人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具体可感的形象——手
推车，把注意力和想象力集中在这一特定物象进行艺
术刻画，表现独特的思想感受。全诗分两部分：第一
部分围绕手推车的“尖音”进行艺术渲染，与北国人民
的“悲哀”相呼应；第二部分紧扣手推车留下的“辙痕”
进行铺陈，与北国人民的“悲哀”相交织，从听觉到视
觉给读者以强烈的触动。形式上通过音节的跳宕和
词句反复的意境营造，加深了诗的气氛渲染和情绪表
达。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乱迭起，民不聊生。1937
年爆发了抗日战争，战火最先在华北地区燃烧。我们
可以想象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寒风中穿着破旧的
棉袄，挑着行李，去找一个理想的安居之所。这当中，
也夹杂有大量的手推车，这些旧时代北方人民特有的
交通工具，不止是载着难民们全部家当，也载满他们
的希望、焦虑和无助的愤怒。

艾青的《手推车》一诗就描写了当时那样的场景。
诗歌只有两节，每节10行，采用了复沓的表现手段。
第一节首先写了手推车行进的位置“在黄河流过的地
域”，这个地域非常广泛，而且在“阴暗的天穹”的背景
下流浪者是“无数”的，这些人都是异常沉默，因为可
以听到车轮子发出的“痉挛的尖音”。这个声音是“悲
哀”的，这种沉默中的悲哀既是人民的悲哀，也是当权
者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第二节则略微有些
变化，突出了“在冰雪凝冻的日子”的阴冷氛围，诗人
以画家的笔法让手推车“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
辙迹”，那一条条辙迹在北中国蔓延着、交织着，但到
处是战火，到处是欺凌，手推车没有停息的地方，难民
们没有落脚的安全居所。人们读了这首诗，心头眼底
除了“悲哀”之外，还会生出一种愿望，那就是拿起武
器，保家卫国。但作者没有把这层意思直接说出来，
而是将感情压抑在心中、在诗句的每一个字眼里。眼
睛看着逐渐远去的手推车，读者的悲哀和愤怒情绪也
被调动起来，内心响彻反抗的呼喊。 （王新德）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
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曾用名周樟
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
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鲁迅”
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
笔名。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
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文
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
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
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

大贡献。
《阿 Q 正传》是鲁迅先生于

1921—1922年撰写的中篇小说，小说
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
小说集《呐喊》，其中主要人物有阿Q、
赵太爷、吴妈、假洋鬼子、王胡、小D
等。故事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
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受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沉重压迫，精神被扭曲
变形的农村贫苦雇农形象，向人们展
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畸形的中国社会

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
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
景。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
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
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
伟大任务。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
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
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
策，在阿Q身上，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
役的显著特征。阿Q精神已成了“精神
胜利法”的代名词。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
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
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
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
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
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
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
东西！”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
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
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
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
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
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
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
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
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
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这时
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
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
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
全不在他眼神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

“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
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
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
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
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
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
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
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
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
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
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
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
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
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
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
煎鱼！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
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
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
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
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
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
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

“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
“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
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
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
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

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
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
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
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
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哙，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
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
并不怕。

阿Q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
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
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
容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
但上文说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
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
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
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
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
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
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
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
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
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
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Q玩笑的人
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
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
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阿Q，
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
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
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
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
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
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
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
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
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
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
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
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
么东西呢！？”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
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
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
又得了胜，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
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

宝，一推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
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青
龙四百！”

“咳……开……啦！”桩家揭开盒
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天门啦
……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
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

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
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
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
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
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
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
了。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
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
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 Q
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
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
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
了叠。他兴高采烈得非常：“天门两
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
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
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
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
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
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
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
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
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哪里去
寻根底呢？


